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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一百零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
孽债迎女返真元”叙黛玉既死，宝玉与宝钗完婚，内
心思念黛玉不已，因外宿，冀黛玉托梦而不得，疑心

“或者他（即黛玉）已经成仙，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浊
人”，欲“还要在外头睡两夜”，以候黛玉入梦。宝钗深
知其意，故放他宿于外间，令新进之小丫鬟五儿服

侍。宝玉见五儿酷肖已逝之晴雯，乃发轻薄语挑逗，
且云：“实告诉你罢：什么是养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
思！”五儿自是不解何为“遇仙”，想“遇”何“仙”；但
“因被宝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宝钗咳嗽……生怕宝钗
听见了……一夜无眠”。次日，宝玉醒来，因又未梦见
黛玉，遂谓：“可是‘仙凡路隔’了。……又想起昨夜五
儿说的‘宝钗、袭人都是天仙一般’，这话却也不错，
便怔怔的瞅着宝钗。宝钗见他发怔，虽知他为黛玉之
事，却也定不得梦不梦……便道：‘你昨夜可遇见仙
了么？’”①

本回尚叙及迎春病逝“返真元”；贾母欠安，寄居
大观园之女冠妙玉前来探疾；至次回，贾母即死等

等，所有情节皆与道教有关。
昔观宝玉外宿一节，以为不过寻常内帷之谐词

谑语而已，今重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第四
章“艳诗及悼亡诗”所附“读《莺莺传》”，始悟其中或
别有寄寓焉。今人一般公认，《莺莺传》为唐人元稹对
早年始乱终弃之某女子之追述。而若借此书对唐人
“游仙”、“遇仙”之诠释方法，以寻绎《红楼梦》陶写人
物性格之妙趣，殆不无可论者。陈寅恪云：

《太平广记》四八八“杂传记”类载有元稹
《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会真记》之
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
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今《道藏》

“夜”字号有唐元和十年进士洪州施肩吾（字希
圣）《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李竦所编。（又《会
真集》五卷，超然子王志昌撰。）姚鼐以为书中引
海蟾子刘操，而操乃辽燕山人，故其书当是金元

间道流依托为之者。（见所撰《四库书目提要》。）
鄙意则谓其书本非肩吾自编，其中杂有后人依

托之处，固不足怪。但其书实无甚可观，因亦不
欲多论。兹所欲言者，仅为“会真”之名究是何意
一端而已。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
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
“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
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
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

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

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其例证不遑悉举……②

陈寅恪续举证云:

鄙意微之文（案：即《莺莺传》）中男女主人之
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旧贯。此（案：亦指《莺莺
传》）为会真之事，故袭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会
真”类小说，即张文成（案：即唐人张族鸟）《游仙窟》
中男女主人之旧称。……夫《游仙窟》之作者张文
成自谓奉使河源，于积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③

盖张族鸟所记，实朝官赴外时一不期之遇，即所谓“游
仙”。至于元稹《莺莺传》之事，作者与其昵友白居易
皆转以比之梦幻。陈寅恪引证白氏云：

又观于微之自叙此段因缘之别一诗，即《才
调集》伍《梦游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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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果

遂平生趣。……
及白乐天和此诗（《白氏长庆集》一四）云：
昔君梦游春，梦游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

惬平生欲。……④

陈寅恪论李唐时“仙”之一词多指风流放诞之女道
士，或竟以目倡伎，胪举唐施肩吾《及第后夜访月仙
子》、《赠仙子》诗，孙棨《北里志》、韩偓《香奁集》以证
当时贡士与青楼之暧昧关系。此风或延至五代。《花
间集》卷四张泌《浣溪纱》十首之三：

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
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
仙家。但凭梦魂访天涯。⑤

卷六顾夐《甘州子》五首之三：

曾如刘阮访仙踪。深洞客。此时逢。绮筵散
后绣衾同。款曲见韶容。山枕上。长是怯晨钟。⑥

卷九后唐孙光宪《浣溪纱》九首之九：

乌帽斜欹倒佩鱼。静街偷步访仙居。隔墙应
认打门初。 将见客时微掩敛。得人怜处且
生疏。低头羞问壁边书。⑦

按《红楼梦》第一百零九回中既有关于“游仙”、“遇
仙”之情节，亦与梦境有关，而且兼涉婚外之男女情
好，故“遇仙”一词，涵义尤与李唐、五代以来隐喻之
义相通。
《红楼梦》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之巅峰，曹雪芹
具备深厚之文化修养，绝非一般街巷勾栏俗滥话本

作者可比。故其对于中唐以来以“仙”比况妖艳妇人、
风流放诞之女道士，甚或倡伎之隐喻传统，当不陌

生。况其撰作此书意在揭示人生、人性之真谛，大有
深意存焉，尝自云：“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
作者痴，谁解其中味？”⑧又况袒林贬薛一派旧式文人
早有考核古礼，以断雪芹暗斥宝钗不过媵妾者。如清
张新之等《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评第九十九回“薛
宝钗出闺成大礼”中“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语云：
“未说发轿，而但说‘从大门进来’，看官以为省文也，
殊不知是有送无迎，终是暧昧苟合，不成大礼。”⑨评
“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

雅致”语云：“自赞其书，而写‘成大礼’，令人失笑。作
者掉皮乃尔。”⑩洪秋蕃《红楼梦抉隐》则评云：“古婚
礼云：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庙见云。礼不备，
谓之奔。奔者，不必如淫奔之说，凡苟简而急就者皆
是，妾媵宜之。宝钗适宝玉，议婚则无媒妁，纳采则未
报庚，请期则由男家择示，并未预报星期，亲迎、庙见
不独无其事，而且新人入门无百两之御，无钟鼓之

乐，此大家纳妾体制也，故六礼之中仅纳币。仅纳币，
所以明其为妾也。然则宝钗于宝玉只可谓之妾，不可
敌体而为妻。”輥輯訛以上考据、评论虽略显陈腐且过甚其
辞，不必尽得曹氏本意，要之话出有因。考之《虞阳说
苑》本《牧斋遗事》记清初钱谦益迎娶柳如是事云：
“辛巳初夏，牧斋以柳才色无双，小星不足以相辱，乃
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
卺，九十其仪。于是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至有轻薄子
掷砖彩鹢、投砾香车者。”輥輰訛钱、柳事与玉、钗事恰恰相
反：前者系不当用钟鼓礼而用，后者系当用钟鼓礼而

不用，都不中式。钱牧斋娶柳如是既为真人真事，且
时间与曹雪芹先后略同，宜能与《红楼梦》写作时代
之礼仪风尚互证。
综合以上诸点，可推论本回有关“遇仙”情节之

言外意象：

一、宝玉疑心“或者他已经成仙”而亟盼梦遇，或
许暗示宝玉不单精神属之黛玉外，更盼与之有肌肤

之亲。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第六回“贾宝玉
初试云雨情”等都可作旁证，虽宝玉心目中黛玉、袭
人二者之高下自有天壤之别。
二、五儿云“宝钗、袭人都是天仙一般”者，实为

曹雪芹借彼之口将二人同等论列，或许暗示宝钗、袭
人无论尊卑，皆非第一等人物，不过唐人笔下“仙”人
之流。此尤具微意。第廿一回回目尝以“贤袭人娇嗔
箴宝玉”阿好袭人，但她并非一安卑守下之人。第五
回中，宝玉“神游太虚境”，与其中名“可卿”者亲昵，
嗣观“金陵十二钗又副册”，见袭人之判词云：“枉自
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可叹公子
无缘。”輥輱訛至次回，宝玉梦觉，“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
训之事。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也无可推脱
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自
此，宝玉视袭人更自不同，袭人待宝玉也越发尽职

了”輥輲訛。袭人处事之功利与素常之心计于此可见。而其
率尔交媾于宝玉，则略合唐人所谓“遇仙”之意。至第
卅一回“撕扇子千金作一笑”，晴雯之怨忿正起于袭
人劝争时不经意言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儿，原是
‘我们’的不是。”晴雯因大怒，斥云：“我倒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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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你们’鬼鬼祟
祟干的那些事，也瞒不过我去。”輥輳訛是责其苟且。及至
书末第一百廿回，袭人离贾府，嫁于“城南蒋家”，其
虽“悲伤不已”，“怀着必死的心肠”，“一缕柔肠，几乎
牵断”，“哭着不肯俯就”，却终顺命于丈夫“极柔情曲
意的承顺”、“越发温柔体贴”輥輴訛。此丈夫即原主人之情
好昵友优伶蒋玉菡，符应第五回判词之谶语。宝玉与
蒋氏之交谊既涉暧昧，袭人以命定之“宝玉的人”转
嫁于蒋氏，于情于理，益加尴尬。以此度之，五儿之以
宝钗比同袭人，作者鄙袭贬钗之意灼然可见。观甲戌
本《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第八回朱批云：“余
谓晴（雯）有林（黛玉）风，袭（人）乃（宝）钗副，真真不

错。”輥輵訛可作五儿语“宝钗、袭人都是天仙一般”之旁
证。
三、宝玉不梦黛玉，谓“仙凡路隔”者，或暗示黛

玉终归清高孤傲，修身自洁，不与宝钗沆瀣一气。证
之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黛玉将死，嘱紫
鹃：“妹妹，我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
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輥輶訛明示一封建时代未嫁女
子自恃清白之尊严。黛玉凭己身位置之尊及与宝玉
情分之厚而与袭人相异如此，二人高下自不难甄定。
四、宝钗明知宝玉外宿为黛玉，仍问：“你昨夜可

遇见仙了么？”是一者出于嫉妒，二者故诬黛玉清白，
三者尚欲逆探宝玉于黛、于钗之情怀。谓嫉妒，因宝
钗以已婚之妻而知其夫仍怀恋故人，于情不得不然。
谓故诬黛玉清白，以宝钗意想黛玉如能现身梦境，与

宝玉“遇仙”，则亦不过一放浪之人而已。谓尚欲逆探
宝玉之情怀，是宝钗当初实以功利之心，迫于情势嫁

与宝玉，与袭人之随顺宝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至此

时尚未知宝玉真心毕竟如何。下文交待：“这日晚间，
宝玉回到自己屋里……宝钗……因想着他是个痴情
人，要治他这个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想，便
问宝玉道：‘你今夜还在外头睡去罢咧？’……袭人便
道：‘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你们只管把二爷的铺
盖铺在里间就完了。’宝钗听了，也不作声。……宝钗
恐宝玉思郁成疾，不如稍示柔情，使得亲近，以为‘移
花接木’之计。于是……从过门至今日，方才是雨腻
云香，氤氲调畅。从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輥輷訛其心
计之深可见。宝钗之性格乍看宽厚，实则幽迴曲折，
暗怀机杼，观第卌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第卌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与第五十六回“贤宝钗小惠全
大体”等文，明矣。唯宝玉内具明识，遁入空门，一绝
尘缘，使史、贾、王、薛四大家族老少尊者所寄于宝
玉、宝钗二人之厚望归于幻化泡影，终竟成就中国文
学史上空前之大悲剧。宝钗以一生心机所得，亦不过
一独守空房之“活寡妇”而已。
《红楼梦》之褒贬人心、体察物理虽故老到泼辣，
深刻精微，但从不张皇辞色，而一将褒贬寓于情节、
人物之中，如本文所论以“遇仙”之隐喻描写诠释宝
钗、袭人乃至宝玉、黛玉等人之性格即是一例。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论《红楼梦》之佳处云：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

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
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
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
都打破了。輦輮訛

其隐扬黛玉之是，不至尽失其狷介、孤高乃至“小性
儿”之真；暗贬宝钗、袭人之非，不至全丧二人有识
见、顾大体乃至美貌柔顺之善，斯为《红楼梦》不可企
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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